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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端木小雪要回槐园I，槐园里的百年老柳树突然死了

    最先发现老柳树死去的不是传达老杨，而是老米。离休

后的老米口口声声说要回归自然得大自在的，所以就讲究了
口落而息，日出而作 他虽说并没有做到日落了就睡去，那

日出而作却是毫厘不爽的。老米每日起床后，先是站在天井
里打呵欠的 呵欠是长长的 他双臂往前伸出，高高地举，

身子向后仰去，嘴就愈张愈大，闭了双日的脸由红憋到了

紫，眼看就要断气少L了，眼看着腰后折得就要断去了，猛地

一个 “阿嚏!”身子忽悠弯了过来，吓得树上的麻雀一个个

惊惊慌慌扑扑棱棱地蹿起，那轮红口终于aim地一声挣断了粘
连的地平线，开始了光芒四射。老米便抹一把憋出的眼泪和

鼻涕口水，溜溜达达地开始了一天的生活，那得意的神情好

像太阳是他一个喷嚏打出来的‘〕可是，这口的老米却被泡尿

憋起，情情懂懂地不往天井里撒，偏偏提了裤子日日地朝厕

所跑，没到厕所就急得跺着脚掏出股长长的尿来，叉开腿扭

头看着，一摇一摇地进了厕所，撒下了一路弯弯曲曲。老米

闭着眼把最后一半的尿水在厕所里撒完，打了个颤儿，睁开

眼系着裤子跷起双足瞒着墙头往外一看:太阳还没出来!心

里就悔恨起来，两年多的修为竞被这泡操尿破坏了!便我操



一 知口，一-

我操地暗骂了几句，低了头一脚一脚狠狠地踩着蛇行的尿水

走出来。踩完了尿水又信步溜达，猛然觉得脚下沙沙啦啦厚

厚的软软的，低头看去，满地竟铺了层枯黄的柳树叶子，心

里好生纳闷了番，忽地一个激灵抬头看，见头顶上老柳树的
叶子居然落了个光光净净!干十硬硬的枝枝权权在空里乱蓬

蓬地扎煞着，垂着的柳线 丝儿一丝儿地在晨风里僵僵摇

曳，发出铮儿铮儿的哀呜 老米仰着头木术地呆看，嘴张得

老大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低下头来，面朝了老柳树弯下

腰，双手扶住腿人哭:“啊哈哈 老柳树死了 槐园的

精神死了 ”哭过这声，身子就软软地往厂蹲，两手抱了

头夹在双腿中间，一阵阵剧烈颤抖

    听到老米的哭声，传达老杨才条件反射似的从床上弹

起，一个脚子咚地跳下来，拖了床头上的桃木棍子，唯地拉

开门蹿到了传达室台阶外，弯着腰揉揉眼看看，再揉揉再看

看，雾蒙蒙的晨光里还没看明白是怎么回事儿，就见老米傲

地一声从地土蹦J’起来，一手指着身后的老柳树，一手抹着

泪哭道:‘啊哈哈 老柳树死了 愧园的精神死了 ”

老杨吓得浑身一哆嗦，心里咯瞪一声，看一眼老柳树看一眼
老米，大大的嘴张成了个黑窟窿，手中的桃木棍子啪地掉在

地L了〔待了好大会儿，老杨才喊:“米老师 米老师!你

先看护着，俺这就去报告。”说着拾起棍子返身进了传达室，

匆忙中哆哆嗦嗦穿了衣服，敞开着怀露出条条肋骨扑沓扑沓

沿着学校的雨路往北跑，跑到总务处向解放主任家门前，咚

咚咚地擂着铁门叫:“向主任，向主任!”听到向解放的儿媳
乡瞬;翠吵了声:“谁在叫魂?!”老杨才停子喊叫，搓着双手

转着圈儿在门外等。等了有个工夫，向解放终于一边问着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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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呕呕哪哪地来开院门，老杨就在门外叽WI古咕地说丁起

来 向解放开了院门也就听明白r是什么事，皱着眉头疑疑

惑惑地问老杨:“怎么就突然死了尹 老杨的脸还没变过色

来，唉地叹口气，说:“准说不是来? 向解放冷下脸来说了
声:“走!”便领了老杨急急火火地往分管行政的副校长贾奇

宝家去了。贾奇宝正在天井里抬腿挪胳膊地晨练，听着向解

放的汇报渐渐地停了乎脚，很不耐烦地斜楞了向解放一眼，

说:“慌什么慌，不就是死了棵树吗9..然后朝东面邻院喊:

“王校长!”卜好兀校长正在那边扑咏扑味地洗脸，隔了墙擦

着脸上的水说:“老贾 咋?老柳树· 走，咱得去看看

  二”声音里带了些紧紧张张

    王好元、贾奇宝等来到前院，老柳树下早旱地围了圈

人，一个个脸卜凉惊怪隆，呱吸喳喳地小声说着话，还有的

踢踢踏踏往这里跑着 见领导来了，都白觉地闪出道夹缝

王好元和贾奇宝就进去了，向解放也紧跟了进去。王好兀默

默地围着树转了一圈儿，伸手啪啪地拍拍树仰起头看，自言

自语:“真怪了，真怪了 ”贾奇宝 一直抬头看树，一只

脚不紧不慢地划拉起了一堆树叶子，扑扑地跺跺粘在鞋面卜

的扫叶儿，说:“也没有什么怪，大概是雨水大泡煞了吧

说完，双手抹了腰看向解放，向解放忙说:“就是 ”有人就

在外面叽叽咕咕说，前年雨水还大怎么就没泡煞9有人马L

赞同，随之乱哄哄地议论起来，一个个抹着脸上的汗在朝阳

里争红了脖子。

    向解放的婆娘曹梅黄黄的脸瘦瘦的身子从人堆里挤了进

来，眨巴着眼皮一眼一眼地看树，嘴张张要说什么却又闭上

了，两唇就抖动起来 咔咔咔地打牙巴骨儿，双目呆直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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忽然傲地锐叫 声扑来，嘈噜嘈敏捷如猴地攀土了树。人群

哄地往后一闪，惊魂未定地抬头看时，曹梅已盘坐于高高的
树’r间，拍着巴掌尖细了嗓哈哈哈地仰头锐笑，没了人声。
众人啊呀呀地惊叫着吓白了脸，仰了面张着嘴不知说啥是

好。向解放缓过神米，惊悸悸地叫:“曹梅，梅 ”曹梅

没听到似的依然拍着巴掌笑，笑得浑身打颤儿。贾奇宝也仰

了头，叫:“老曹，你咋了咋了?!”有人说:“这大概是上邪
了，快去叫端木大山!端术大山是会治邪的 ”那时，端木

就在人群里站着，忙说了声:“我在这、”就扭头吩咐身边的

青年教师牛汉儒去搬梯子_牛汉儒说不用搬梯子他会爬树

的，说着挤过来抱住树，手脚并用地往L爬，爬到半腰突然
叻地一声。紧绷绷的牛仔裤就挣开了裤子档。牛汉儒就出溜

一卢从树上滑了下来，咕咚跌了个屁股蹲儿。虽说里面还穿

着小裤头儿并没有漏出什么，但牛汉儒还是满脸通红地从地
上爬起来.一手紧紧地4了屁股卜的裂缝，一手拨着人群往

外挤。教师方厚朴和秘书姚海已抬了梯子呼味呼味大汗淋漓

地跑来，叫着闪开闪开把梯子抬进来，沿老柳树竖起，端木

就双手扶着梯子仰着头要抬脚踩上去，一只脚还触着地，另

只脚刚刚蹬上，就见曹梅又傲地一个锐叫，从树’r上呼地腾

了空，双手握住把长长的柳条，团了身子悬空打起了秋千，

忽悠一个打过来，忽悠一个打过去，人们哎呀哎呀地惊叫着

束手无策，有的急得神着脖子直跺脚。贾奇宝的老婆周丽花

脸黄蜡蜡地吓晕了过去，幸亏被周围的人扶住才没跌到。贾

奇宝忙跑过去抱住她丽花丽花地叫着，用指甲狠掐了人中，

周丽花才长长地缓上了口气儿，睁开眼还是啊呀呀地惊叫

    曹梅依然笑着打秋千，打着打着，突然双脚猛蹬一根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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枝，日地声往北面悠了过去，团起的身子划了道力弧轻轻地

抛落在房脊上。曹梅在房脊仁一会儿行走如飞， 会儿腾挪

翻滚跳跃，忽然打了一个高高的跟头犬坐其卜，双臂如兽的

前腿在胸前捌悠着，怪叫:“贾奇宝你好万外臼呀!俺一家人

在学校仓库里过得口子好好的，和你是井水不犯河水的 可

是，你为啥派了你的狗腿子向解放轰俺走?轰走就轰走吧，
还乱棍砸死了俺一个孩子 又是扒皮又是吃肉又是 你

好狠毒啊!仓库里的东西哪去了，!别人不知俺可清楚，你
一点一点让向解放往外倒腾，卖的卖送人的送人，槐园的万

贯家产就让你弄光了。你还贼喊捉贼地报了派出所来查

还有还有 ，’众人嗡地一声扭了头看贾奇宝。贾奇宝家昨
天刚刚扒了一只黄鼠狼的皮子，这是好多人都知道的。贾奇

宝的脸侧地白了又咧地青了，也不扶他婆娘了，喷着满嘴的

唾沫星子，气极败坏地瞪了眼，指着向解放叫:“ 解放
解放!你看你看 快弄下来弄下来 你这老婆胡It些啥

    ，，王好元也吩咐人快搬梯子把老曹从屋上弄下来，向解

放慌慌地与人抬着梯子去房檐根儿架。梯子还没架稳，曹梅
又傲地一声尖叫，屈了双腿两臂伸前短扑F来，吧嗒落在了

她儿媳翠翠的脚前。翠翠没害怕，身后的人却吓得哄地一声

靠边儿闪去。曹梅蹲着的身子猛地朝前一拱，双手在空中抓

了把，翠翠这才将身子往边一闪，曹梅就咕咚 一声趴倒在地

上了。人们纷纷围上叫着喊着，向解放抢过去，在几个人的

帮助下才浑身哆嗦着把曹梅抱在怀里。育梅紧闭牙关四肤冰

凉，黄表纸般的一张脸昏迷着 向解放又是摇又是叫，又是
狠狠掐了人中不松手，手忙脚乱了好长时间，曹梅才哎呀一

声忽地睁开了眼，长长地喘了门气，F;.大的汗珠子咕lift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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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额头上往下滚，眨巴眨巴眼皮儿迷迷糊糊地问:“俺咋了砂

忽地从向解放的怀中坐起，脸腾地红r 儿媳翠翠一直袖手

旁观，咕味了声:“装疯卖傻!”扭头而去了 有的人很有些

内容地看着往外走的翠翠，有的人就说着没事了没事了，有

的往回走，有的还是站着看树〔方厚朴没有立刻走，转悠着

到处找老米，却小见老米的影子，见人都离去了，才去问传
达老杨 老杨蹲在传达室门口的台阶上，捧着腮愣愣地瞅老

柳树 厚朴问:“杨师傅，见没见米老师衅 传达老杨不答

应，厚朴又问了一句，还是不答应，上前弯下腰戳了老杨的

肩一指头，老杨才往斥里努了努嘴。厚朴忙钻进屋里，见老

米早四仰八叉地呼呼睡在老杨的床上了

    早晨发生在槐园中学的这些事，分管业务的副校长柳子

是一点也不知晓的，柳子是想趁了这暑假的空闲，把他那儿

年都没有写完的很是煽情的《槐园兴衰史》完成，一则是想

煽起人们再兴槐园昔口辉惶的热情，二来是了却他们柳家的

一点小小的私愿，让世人知道他们柳家是积善的人家

    傀园是他们柳家建起的，那株记载了槐园沧桑岁月的老

柳树，还是柳子的太爷爷亲手植一F的。那时的柳家是北海市

的首富，柳家马走九州十八县都是吃自家地里的草的，钱庄
开得一个又一个，连柳子的太爷爷也数不清。一日，八十四
岁的太爷爷把已做了大官的爷爷柳厚德急电召回了家中说:

“厚德呀，你量M这堂屋门口和院子里该量的大大小小的门，

打副棺材吧 ”爷爷吓慌r神，问咋了咋了，太爷爷淡淡一

笑，说也没啥，七卜三、八十四，阎王不叫自己去，圣人都

难过这个坎儿，何况咱凡夫俗人呢，唉!这些日子我看白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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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黑，手脚也全冰凉了.这是肾气衰竭的征兆啊。大限之日
已快到了。爷爷还要说什么，太爷爷就眯了双目，有气无力

地躺在太师椅上摆摆手，说:“去吧，晚了就来不及了 ”爷

爷便慌慌地找人打棺材，那木头是早准备好了的，早就该打

了，只是爷爷不愿太爷爷早早去做了亡人，他们柳家的男人

都是高寿的。一边打着棺材，爷爷又一边请r风水先生踏墓

地。风水先生在柳家的祖坟里看了看，说宝地是宝地，只是

应了财运主不了宫运，你们家士_数五代就出了你这个官吧?

爷爷奇怪，问你是怎么知道的，!风水先生指指坟地左面的

那道黄土岭，黄土岭多年被雨水冲刷，老坟地就如岭背上冲

下的一片鳞甲。风水先生便建议再踏 块墓穴，说有了人才

有一切，人创造了财富而不是财富创造了人。爷爷柳厚德不

辞劳苦陪着风水先生转悠了三天，终于踏到了槐园这地方〔〕

风水先生大喜，说好好好就是这里，指指西面滚滚北去的青

河水，又指指东西一条南北贯通的宽宽阔阔的官道，说左青

龙右白虎呀，远看此地祥云笼罩瑞雾蒸腾，近看芳草姜婆百

鸟来仪，哎呀呀你家要人材辈出了!说着将打通了关节的竹

筒插人土中，露出一截竹筒口，半夜里去人查看竟蓄了满满

的水。风水先生说:“柳老爷放心吧，不敢吹大了，千里之

内没有比这块墓地再好的了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

不费功大，贵府要福慧双至了!”爷爷重重赏了风水先生后，

欣喜万分地汇报给了太爷爷。太爷爷听了也没怎么样，淡然

地说:“那就看看去吧 太爷爷就坐了八抬大轿来到这里，

下了轿顺手拾起根鲜鲜的柳枝子往地上一插，说:“厚德呀，
一家人材辈出不如百家人材辈出啊。北海什么都不缺，就是

缺个好书院，咱柳家还是在这里盖个书院吧。什么选墓不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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墓的，在德不在地，还是把我埋在老坟地里和祖宗们做个伴
吧，’说完丘r轿，掀起帘子，扭头看着刚刚插上的已摇曳

在和风日丽中的柳枝子，义说:“书院不要叫柳园，要叫槐
园，叫槐园一 不是怀念的怀，而是槐树的槐，园是故园的

园 到了家，太爷爷就似完成了一桩很大的心愿，坐在

太师椅上笑着笑着就咽了气

    爷爷葬了太爷爷，就调集r柳家的资金，先买下这块二

}i亩的宝地，又立马破土动下， 年后才建成了这所风风光
光的槐园学校 过了十多年，朝廷改了门面叫了民国，柳子

的爷爷柳厚德紧跟J国民党，也就把柳家的槐园移交给了当
地国民政府，后来国民党去了台湾、柳厚德老人却生不见人

死未见尸下落不明，学校白然也就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学

校。属指算来，槐园已历经了百年的风风雨雨了，儿经了辉

煌与衰败，从中曾走出一名状元六位进士十多个举人，以后

又走出了若千名人雅士和大大小小的官员，先后有四位在中

科院里做过院匕 至今，老米的学生还在京城当着大+部

呢

    柳子得了暑假的空闲，锁了院门关了窗，把窗帘也拉严

了.去了往日里的浮躁静下心来，光脚赤背伏案疾书，连续

熬了儿个通宵，实在是撑不住了才死死地睡去。睡到上午九
点多钟醒米，觉得身上粘枯x3'e湿很不舒服，就哗哗啦啦地拧
开了天井里的水龙头，浑身上下擦洗了一番，听到肚子里叽

哩咕噜地叫，才到天井南面的小厨房里找饭吃 饭没找着，
看见厨房角上的小瓦罐子，恍然记起学生送来的炒面，便拿
了个碗，蹲下身子把手仲进罐子里摸着小瓢，挖出了半瓢炒

    8



面盛了大半碗，又从罐头瓶子里捏土了1L捏红糖，提了暖壶
就往碗里倒水，一滴也没倒出，才知暖壶早早空了，就苦笑

着摇摇头到天井里的水龙头Li接了Jw凉水，端着碗拿着筷子
在水龙头边拌拉炒面。拌拉了个差不多，边往屋里走边呼呼
噜8地扒着吃。炒而是小麦、大豆、林林粒炒熟了掺在一块

磨细的，柳子好吃这一嘴，狼吞虎咽吃得很香，拌得草草的

还有些丁面，喷得脖子一神一神又一神，喉咙里勾勾叫。走
到屋里就将炒面扒完了，又返回身来冲了碗水龙头上的凉水
喝了几日，打了个隔，碗也不刷往水龙头边上一放，匆匆忙

忙进了屋。刚刚铺展开纸拱起背握了笔要写，就听到有人当
当当地敲门，柳子以为是学生家长又要来缠着给学生办转
学，便没背顾，可是院门外的人停了敲门，又一声高过 一声

地叫柳校长柳校长，听听是端木大山的声音，才放下笔哎了

一声出来开门

    敞刀院门，柳子抱歉地对端木笑笑，说:“还以为是别

人呢!”端木往里走着说:“来叫r三遍门了。咋?又写东西

r。”柳子点点头把门掩土，领着端木往屋里走。端水前脚

刚迈进门槛，就被一股浓浓的烟味呛得咳嗽起来，捏着鼻子

看看满地的烟蒂巴哎呀哎呀地叫，柳子忙把北面窗户上的帘

子拉开，又推开了玻璃窗子。门窗对流进了股清爽的风，端

木才松了鼻子上的手，朝沙发里坐下，皱皱眉头，说:“你

也要注意下身体 ”柳子靠另一只沙发里坐F，啊啊地伸了
个懒腰，眼里挤出些泪水，拿手抹着朝端木笑笑，说:“不

写东西还好，写起来烟瘾就大起来，一支连了一支 说着

从茶几子上摸起盒烟抽出两鼓 一支递给端木，一支自己叼
在了嘴上，先给端木点上再自己点了。端木吸了口烟，慢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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腾地吐着，脸在烟雾缭绕中渐渐冷了下来，看着柳子说:
“你大概还不知道 老柳树今夜里死川”柳于叼着烟惊

问:“死了，!”烟就从嘴里吧嗒掉在了地上，扭脸看着端木，

弯下腰在地上摸烟，手却捏了烟的火头，烫得吸溜一声缩回

手来，直起身子拿脚踩着烟看端木。端木朝柳子重重地点点

头，又重重地点点头，才原原本木不紧不慢地把事情说了出

来。柳子听得两眼发直，脸白了，汗也淋漓起来，手慌慌的

从茶几子上拿烟，抽出一支含在嘴唇L抖动，又哆哆嗦嗦点
火，啪 一声啪一声地德打火机，们火机偏偏不打火了。端木

跟柳子要过打火机轻轻一德，打火机就啪地一声，呼地蹿出

股淡蓝色的火苗。柳子才对了火把烟点着了，猛吸一口，鼻

嘴里呼地声喷出些烟雾，又猛吸一JI又喷 扑哒扑哒几口就
把烟烧到了指头，烧到了指头又不扔掉，还是端木从他的指

头里捏了出来，德灭在烟灰缸里了。柳子浑身一颤儿，在沙

发里一起又一起才站了起来，低着头在屋地上一步一步地
踱，从北往门[n踱了六步，又从门口往北踱了六步，站下，

面对着窗外长长吁出口气，说:“大山兄，槐园又难逃一劫

了，这是第四次了吧。，’说完喃喃自语:宣统三年，天雨如
注匕日，青河暴涨决堤，一街汪洋，冲淹村庄六十义五，死

人无数，毁田无数，槐园学校之大柳树一夜绿叶谢绝;民国

元年枯枝忽发新芽，迎风飘翠无异于昔;民国三十二年，虎

狼日寇驱槐园师生，以此为集中营，血雨腥风中槐园之大柳

树再次枯死，到槐园师生返校，大柳树渐渐复活，其枯死一
年又三月余也;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，谋乱者数十人欲伐

大柳树，四周村民闻讯风涌而至，流血护卫大柳树半年之
久，其又逃一劫也

    in



    端木是知道这些的，当年他还举着斧头保卫过老柳树

的，就说:“这事也是奇了，槐园有难，老柳树就枝水征兆

的户柳子回过身来时已经泪水长流了  拿手抹了抹，说;
“不知槐园能不能逃出这一劫犷”说完，丧着脸叹口气坐在

了床沿儿上。端木安慰道:“不会吧。咱学校好好的，去年

撤消了几处中学，又合并r几处，有人造谣说要撤消槐园

的，刮了一阵风也就没事了。槐园名气大，谁敢动一指
头?!”柳子说:“槐园现今也就仅剩厂这虚名了，你看 ”
说着脚着指头嘟嘟:前年槐园没考卜一个大学生，去年又是

剃了光头，今年刚刚高考完毕也不会太理想的。现在是以升

学率衡量一个学校的好坏，一而再再而三地考不出个大学
生，上边怎么看，老百姓又怎么看，这真是不堪设想啊!说

得端木也叹起气来，搓着两只大平嘟曦:“这 这 ”

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抬头看着柳子，说:“小雪要回来了 ”

柳子吃了一惊，问:“什么?!”端木说:“这孩子太辈太任
性，在省城待得好好的，说调就调回来了。事先连个风儿也

不透透?关系都落到区教育局了才说 唉，回来也好，我

和你嫂子就这么一个孩子，省得远了挂念 ”说完扭头看天

井里的日头。柳子唔了卢，形容很不自然地扭头往北面的窗

外看，极力去平静腾腾跳着的心，说:“ 就是 怎么

就一点儿信也不知道? 什么时候回来尸端木回过头来
说:“今天。”柳子一愣，问:“今天?!”端木点点头站起来，
说:“也不说个点，好去火车站接接 柳子跟着站起来 摇

摇头，又点点头，张了嘴要说什么却没说，就干咳了两声

端木说要到公路头望望去，就走了出来，柳子也没客套地留
他再坐坐，神不守舍机械地跟r端木往外送，到了院门[CI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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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阶绊了脚， 一个翅起扶们院墙，忽然觉得自已有些失态.

红了脸，言不抒目地冲着端木的背叫:“你 这就去!”端

木以为柳子听说了老柳树的事心绪不好，也没往别处想，扭

回头啊啊答应了两声，顺r过道往东义往南去接小雪犷

    柳子见端木远远地去了，忙掩了院门，背倚在门上心咚
咚地跳，暗暗地叫着小雪呀小雪 双手捂着胸膛大日地喘

气，这ga清把老柳树枯死引发出的无限惆r}和焦虑冲刷得干
干净净了一刚才还想去前院看看老柳树的，可杀如今满心里
只有了一个小雪。小雪啊小雪，你怎么样了，刀卜长长的睫毛

还是依然掩映于如水似雾的眸子里吗，小小的嘴，圆润微翘

的卜巴，浓浓密密的秀发 书p子愈想小雪，小雪的模样就

愈发模糊，最后竟想不起小雪是什么样子r，便倚在门卜发

呆，也不管外面人来人去的脚步声_直到两肩头被太阳晒得

发疼发痒了，才拿手抹抹脸上淌F来的油汗，无精打采地往
屋里走，心里乱乱的 刚进了屋，又听到院门被重重地推

开，扭回头见厚朴面红耳赤满头大汗咕咚咚跑进天井，在门

外猛 一步停住，卜气不接下气地呼廊呼啧喘了几口粗气，看

着柳子说:“老柳树 ”柳子忙说:“我知道了 ”厚朴看

看柳子，就噢r一声，返身去水龙头边拧开水，弯下腰捧起

水扑味扑疥洗了两把脸，从天井里南北扯着的铁丝上拖下条

毛巾，擦着脸卜的水，眯眼看着大，说真热真热，擦完了才

往屋里走，进厂屋低着头瞅瞅满地的烟蒂巴，又看看写字台

上的 裸稿纸，问:“写得差不多了吧)’柳子点点头，看着

厚朴问:“米老师哪去了?”厚朴瞎了声，说刚刚把老米从传

达室弄回来，老米又倒头睡了，好像病了。柳子问:“病

了衅厚朴又说:“好像也没病，也许睡睡就没事了。”拿手
    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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